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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承煕想起这个新兵就是那晚逃跑的壮丁
“这些都是你打的？”林承煕狐疑地上下

打量着岳昆仑，岳昆仑摸摸脑袋，他也不确定
这些鬼子是不是都是他打死的。“你开了几
枪？”段剑锋问。他也就随口问问，很少有士
兵能记住开过几次枪。“16 枪。”段剑锋拿过
岳昆仑的枪一拉大栓，弹仓里还剩4发，再检
查弹药囊，空的。战斗前段剑锋配给士兵每
人 4 个弹夹，按现在数下来数量相符。段剑
锋心里乐开了花，但脸还是铁
着。

“老段，你还真是不做蚀
本的买卖，一把王八盒子换了
个神枪手。16 发全中眉心，
我带兵这么些年，就从没见过
这样的兵！”林承煕已经想起
这个新兵就是那晚逃跑的壮
丁。“嘿嘿……运气好。不扯
这个了，鬼子在这儿吃了亏，
天亮肯定得来报复，一会儿怎
么安排？”段剑锋赶紧转过话
头，再说下去林承煕该讹他
了。“这儿不能再待了，趁天黑
把队伍拉到桥南狙击阵地，明
早咱还得过把瘾。”“你小子还算明白人。”段
剑锋本来想等林承煕答错了他来纠正，一看
没机会赶紧找补一句。

回到皮尤河桥南狙击阵地，林承煕这边
安排弟兄们吃饭休息，那边又到桥北增调过来
一个骑兵连，稍带补充了弹药，他估摸着第二
次来的鬼子数量少不了。两个骑兵连加上段
剑锋的尖刀连，静静地埋伏在桥南狙击工事
里，鬼子只要敢冒进，一准儿让他们喝一壶。

岳昆仑在炮火轰鸣声中慢慢地合上了眼，
倦意一阵阵袭来，明天估计又是一场恶战。

岳昆仑被迷迷瞪瞪地推醒时，天还没有
亮透，南面传来隆隆的机器声。“都顶上火！”
段剑锋手里抱挺机枪，两眼都是血丝，看样子
一宿没睡好。岳昆仑一翻身趴上战壕，公路

南面，一辆辆笨重的装甲车在晨雾里若隐若
现，正朝大桥方向碾过来。

“老林，你啥摩托化骑兵团，连架平射炮
都没有！”段剑锋一看来的是铁家伙，这东西
机枪打上去就是挠痒。“是老子没带！”林承煕
怕到时候桥炸了，平射炮弄不回去，团里那些
炮，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你就留着下崽
吧！”段剑锋一挥手，几个兵开始捆集束手榴
弹。“先不忙，看下来了几辆。”林承煕知道，国

军缺乏有效对付日军装甲车、
坦克的重型武器，集束手榴弹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都是用
一名名战士的血肉之躯去炸毁
装甲老虎。

4 辆装甲车排着纵队在狙
击阵地前碾过，隔着百来米岳
昆仑也能感受到装甲车喷出的
热气和沉重的压迫感。装甲车
后面是日军10来辆军用卡车和
三轮摩托，每辆卡车上都站满
荷枪实弹的鬼子，92 式重机枪
架在车顶，机头大张。

“来的还真不少，至少一个
大队！”段剑锋压着声音冲林承

煕喊。鬼子一个步兵大队下辖四个步兵中队
和一个重机枪中队，每个中队的建制相当于国
军的一个连。头天段剑锋和林承煕是用两个连
队歼灭了鬼子一个中队的搜索队，数量2∶1，又
是伏击，稳赢；今天加上林承煕临时抽调过来
的骑兵连，也才三个连，三个连对鬼子配备有
装甲车的五个中队，段剑锋捏了一把汗。

“先别让弟兄们开火！等鬼子 4 辆装甲
车都上桥，我炸死这帮狗日的！”林承煕冲后
边一招手，师直的工兵连长猫腰过来，手上拎
着连着电气导火索的起爆盒，导火索曲曲弯
弯地从树林里连向桥墩。

“炸药没问题吧？”“没问题，我都检查 8
遍了。林团，你就瞧好吧！”工兵连长
一脸兴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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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记着自己那个一箭双雕的计划
暑假之后，石燕带着孩子和姚妈妈回到

D市。在黄海的鼓动下，她开始复习英语，准
备办出国的事。但开学之后，石燕就彻底明
白拖着一个孩子、干着一份教书工作、还想考
托福 GRE 意味着什么了——那就意味着白
日做梦，而且是饿着肚子做山珍海味的梦。

姚妈妈很能干，也很尽心，但白天带一天
孩子，也累得无法，眼巴巴地盼
着她晚上能接过手去。只要她
一回家，姚妈妈宁可做饭，也不想
再带孩子。她自己周末也带过整
天，知道那个劳动强度，所以很体
谅姚妈妈，每天中午和晚上一
回到家就把孩子接过去。

她白天在学校跟那帮调皮
捣蛋的学生们斗智斗勇一整
天，回到家又要带孩子，也是累
得够呛，到了晚上，就一心盼着
孩子早点睡觉。等孩子睡了，
她有时也把外语单词什么的拿
出来，想背几个，但只要一翻开
书，上下眼皮就打架，强撑着也
没用，只好作罢。但睡梦里都不得安生，满眼
是英语单词飞来飞去，大多数是拼错了的英
语单词，有时白天好不容易记了几个单词，到
了睡梦里却全被改成错的了。

她一直记着自己那个一箭双雕的计划，
就是要把卓越办出国去，要跟黄海在国外会
合，她不知道这一箭能不能射下两只雕来。
她知道不办出国去，那就肯定没有希望，所以
她总想早日考托福 GRE，早点办出国，但客
观情况又不允许，搞得她人无宁日。

她想到过调回“洞洞拐”那边去，那样的
话，晚上就有好几个人帮忙带孩子，兴许可以
让她有时间复习应考。她厚着脸皮跟校长提
了一下调动的事，校长没把三年合同搬出来，
只抱怨说：“我最讨厌知恩不报的人了，你别

忘了我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下收留你的，没有
我，就没有你的孩子！”

这话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结果她调动
没搞成，还成了桃色新闻的主角，好些人发现
靖儿长得很像校长。

时间就在桃色和不桃色的日子里如箭如
梭，平时她只能见缝插针抽时间看点书，但缝
不多，针也插得稀稀拉拉，到了暑假才能密集

性地插针，因为暑假她回“洞洞
拐”父母那边，白天姚妈妈帮忙
带孩子，晚上父母帮忙带孩子，
她可以集中精力啃几天书。

复习了两个暑假之后，她
在黄海的鼓动下报了那年下半
年的托福GRE考试，黄海也报
了那次的考试。她听别人说托
福 GRE 考试的计分都有点像
排名次一样，不光看你能得多
少分，还要看其他考生能得多
少分。如果跟你一起考的人碰
巧都很强，那你的最后得分就
相应要低一些；如果总体水平
都低，你的最后分数就相应高

一些。既然黄海也报名参加同一次考试，她
就完全把自己当陪跑了，因为她觉得她没复
习好，是黄海老在那里鼓动她，还把报名费都
寄来了，她才报的名，没做很大指望，权当是
练兵，也算是去为黄海衬个底，确保黄海至少
不是那次考试的最后一名。

报名要单位证明，她对校长撒谎说这是
考核教师的一种考试，大城市早就兴这玩意
了，一个学校越多的老师有这个证书，说明这
个学校水平越高。校长只打听了一下她是不
是想让学校为她出报名费，她赶快说“不
是”。校长不再多问，给她开了证明，大概觉
得既然有人吃了饭无事干要拿考试混时间，
那就让她去考吧，反正学校除了一张
破纸，什么都没花销。

我开车回所里找邱大嘴
掉头回市区，老潘坐到了后座，跟海亮

低声请教，我听而不闻。
转眼到了蟾宫路，这时老潘的手机响了

起来，我听得清清楚楚，正是任红军：“志明，
好消息！我的事马上就成了，那什么，你再
给我两万，最多 3 天，我还你 10 万！”我连连
摆手，让他千万别借，老潘没理
我，皱着眉问任红军：“你要钱
干什么？要是生活费，我有；要
拿去登广告，你找别人吧。”任
红军连连声明：“生活费，生活
费！”我苦笑一声，看他挂了电
话，说就你心好，愿意填他那个
无底洞。他搓搓手：“唉，同学
一场！”

把他们俩送到，我开车回
所里找邱大嘴。这两天我们特
别亲热，这种事拼的是耐心和
毅力，谁先开口谁就先输了
一招。我请喝茶、请吃饭，还让
他把那块江诗丹顿转交给中院
的李恩正。邱大嘴也真能装，就是不提那
事。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直接问他认不认
识陈杰，邱大嘴淡淡地说：“知道，给我打过
两次电话，没见过面。”

这就好办了。我一躬到地：“邱哥，兄弟
以前做错了，现在跟你道歉。要是你还惦记
那15万，我现在就还你。”邱大嘴两眼瞪得溜
圆：“你没吃错药吧？我要是记仇，会帮你圆
李恩正的场？”我还在笑：“那天晚上不是你
邱哥主持的？我派了四个人，只跑了一个，
那小子怎么反应那么快？一按门铃警察就
到了。携带凶器，私闯民宅，多准确的定性
啊，这得是刑案老手吧？还有，是谁跟公安
局那么熟啊？说调人就调人，6辆车，30多个
警察！”他拍案而起：“没错，陈杰是找过我，
老子没理这茬儿！你得罪过谁我哪知道？

少他妈诬赖好人！”
贺运发诉杨红艳案的判决下来了，败

诉。老兔子大为失望，对我痛下针砭，说我
吹牛，说我办事不力，还说我骗他。这年头
是债务人就不能得罪，我忍气吞声地解释：

“她干爹打过招呼了，我有什么办法？”这事
是真的，杨红艳跟市里某位头头关系暧昧，

经常同出同入，互称干爹干
女。老兔子妄图跑单，说手头
紧，律师费下个月再说。我勃
然大怒：“任红军那个破皮包
公司你都能投 800 多万，什么
他妈手紧？”他目瞪口呆：“什
么皮皮……皮包？”我横他一
眼：“痛快掏钱！说不定我还
帮你想点办法。否则，你他妈
等着吧！”

我和任红军交往 20年，一
直面和心不和。这人上学时外
号“小把戏”，做事鬼鬼祟祟的，
经常跑老师面前打小报告，极
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搞得人人

不齿。前些天他来找我，让我帮他虚报注册
资本，伪造验资报告，我找了个借口推了。
他悻悻告退，过了几天，几家报纸同时登出
了大幅的“信鼎”广告，我估计是搞到钱了，
打电话问他，这厮遮遮掩掩的：“唉，都是
花架子！埋根橛子等兔子，兔子还没来
呢！”我信以为真，结果第二天去河口法院
办事，和老潘聊了聊任红军，老潘警告我：

“最好离他远点，这家伙说不定哪天就进
去了。”我问他什么意思，老潘挠挠头：“他
昨天去我家了，要给我 60万，我没收。”我立
刻明白了。

当律师这么多年，我一直恪守一个原
则：凡事不讲人情，只谈得失。反正任红军
无意于我，那还不如帮老贺一把，搂
草打兔子，说不定还能捞点什么。

敢情这位胡静是个推销墓地的销售员
他进一步问道：“咱还是说说咱俩的事

吧。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就算是白领吧。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要有责任感，要有孝心，而且不能只是嘴上孝
顺，要落实到行动上去，就算赚的钱不多，但只
要是父母有需要也在所不惜。这种男人才可
靠。”胡静停下来，拉住秦奋，望着他问：“你诚
实地说，你是这样的男人吗？”

秦奋眼睛转着，不知道
她这话什么意思，含含糊糊
地应道：“应该算是吧。”胡静
直截了当地说：“可我觉得你
不是。父亲的骨灰还在那么
小的一个小格子里放着，母
亲要是也去了呢？还让他们
二老挤在那儿，清明节扫墓
你连个烧纸上香的地方也没
有。你能说这叫孝顺吗？”

“我给他们买一块墓地
不就行了吗？”秦奋说，“我不
是舍不得花这钱，我是刚回来
还都没接上头呢。我走的时
候只有烈士才有墓地呢，老百姓都存架子上。
这点你放心，你要知道哪有卖的帮我选一处，最好
是山清水秀唱起歌剧都不奇怪的地方，我马上就
办。要是咱俩走到一块儿去，连你的碑我都提
前刻好喽，保证不让你在架子上待着。”

胡静好像正等着他这句话似的，立刻从
包里取出一份类似售楼书的画册，递给秦
奋，蛊惑着说：“其实这也是一项投资。你只
要 3 万块钱就可以购置一块皇家风水的墓
地，3万块钱也就是你往返美国的一张机票，
几年后同样的一块墓地就可能涨到 30 万。
如果你那个时候转手把它卖出去就能赚到
10倍……”“等会儿，我卖了我妈我爸埋哪儿
呀？”“你可以买两块呀，如果你买两块的话，
我们公司可以给你打一个九五折！”

秦奋捧着画册说不出话，暮色中两个人
面对面站在通往定陵的神道上。敢情这位
胡静不是来找对象的，是个推销墓地的销售
员！她找的是死神的对象。

秦奋本来就是个耳朵根子软、经不住别
人软磨硬泡的人，面对美女，这个弱点就更
加突出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在胡静
递过来的合同上签了字，怎么就乖乖儿地掏

出钱包来付了定金。
胡静的话有一种奇怪的磁

力，初听之下平平常常，没什么
新鲜的，也吸引不了你的注意
力，但是她会不停地在你耳边说，
说着说着你就开始注意了，听着听
着就被她话里边潜藏的逻辑给牵
进去了。秦奋本来对胡静利用征
婚推销墓地的做法是反感的，但不
知怎么一来，他觉得反正这事自己
早晚都得办，现在正好找胡静给办
了，也无不可。胡静的出现，可以说
是正当其时。有一瞬间，他甚至都
有点儿担心胡静不给他办了。

回到家，秦奋把这事跟老母
亲讲了，母亲也挺高兴。第二天秦奋就拉着
母亲去看墓园。胡静站在墓园门口笑盈盈
地等着他们。她殷勤周到，特别会跟老人说
话，把他妈妈给说得满心欢喜。墓园本身也
不错，在十三陵附近，依着山峦，地势起伏，
满目苍翠。他和母亲一商量，当时就把余款
全数付清了。在胡静的说服下，他买的是山
坡最上面的一块，也就是说，墓园内最贵的
那一块。在回家的路上，母亲一个劲儿向秦
奋打听胡静的情况：结婚了吗？你跟她怎么
认识的？家里是干吗的……秦奋只能含糊
其辞。母亲赞叹了一番，说：“你要能找个胡
静这样的，也就挺好了，别太挑……”

可是从那以后，秦奋再给胡静打
电话，胡静一次也没接过。

拍案
惊起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
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
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
走上了厌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
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
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
因偶然的机会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生活
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
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遇
倾心佳人梁笑笑。无奈美人心有所属。秦奋究竟如何逆流而上?几番悲喜交集，秦
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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